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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贵州青岩古镇吟
艾万忠

一

双狮对峙地承函，屯堡绵延石径衔。
六百风烟归一纸，人来客往又青岩。

二

宵灯叠影落尘凡，至味垂涎客已馋。
酒肆流香杯里外，旌旗摇巷自青岩。

走 四 方

走近青龙大瀑布
陈刚权

放眼望去，远山是朦胧的，树木是朦胧的，我的
心也是朦胧的。像是走进一个远古的梦境，有山，
有水，有树，有竹……走过“陶然”长廊，踩着湿漉漉
的石板，竹叶上响起“沙沙”的雨滴声。

青龙河岸的慈竹，一笼挨着一笼，挺立在悬崖
边，扎根在沟壑中，竹节壮硕，竹枝舒展。雨停了，
云缝里迸射出微弱的阳光，经过竹叶的过滤，给斑
驳的石板路洒下稀疏的光点。伫立在竹林中，竹林
里多了一根竹，任凭风吹雨打，一生顶天立地。慈
竹，在青龙河畔不是稀罕物，农户家家种，沟里处处
见。竹篾纤维坚韧，农家编织用具少不了它。竹子
百年常青，竹干直立，竹节中空，傲雪凌霜，“岁寒三
友”有它份，“四君子”它在其中。

陆安桥，一座单跨石拱桥，它从万州城郊蒙溪
河陆家街，搬迁到青龙河甘宁坝安家。我不知道，
桥是不是和人一样，看够了城市的喧嚣，也想隐居
到山里来静一静。

登上陆安桥，观看青龙大瀑布位置最佳。多少
人在桥上惊叫，拍照。我手扶桥边石栏，静静地望
着大瀑布，白花花的水帘，并排从上游直落甘宁
湖。如果把它同黄果树瀑布比较的话，它们有不少
相似之处，我感觉青龙大瀑布更震撼。

翻过陆安桥，遇见一位骑马将军，马匹缓步前
行，将军持刀远视。我驻足凝望将军，用心与将军
交流，眼前晃动着暗淡的刀光剑影，还有那远去的
鼓角争鸣……翻开将军的历史，他骁勇善战，足智
多谋，破黄祖据楚关，攻曹仁取夷陵，镇益阳拒关
羽，守西陵擒朱光，击合肥退张辽，夜袭曹营战功卓
著，被陈寿赞为“江表之虎臣”。将军累了，顶着西
陵太守、折冲将军的头衔回到故里，族人隐姓埋名，
避祸他乡。将军长眠青龙河畔，默默无闻过千年，
还是那位叫杜介山的教书先生，为将军垒坟培墓，
立碑正名——“大将军甘宁墓”和“吴折冲将军西陵
太守甘宁故里”。甘宁将军屹立在青龙河畔，护佑
故乡子民世代昌隆。

拜谒了甘宁将军，再去亲近一下大瀑布。雨雾
横飞，瀑声阵阵，发丝顶端有了露珠，衣服开始潮
润，凉意袭身，撑开伞，一步步向水帘洞走去。站在
瀑布后面，眼前是乳白色的帷幕，帷幕将洞里洞外
分隔成两个世界。葱茏的洞外旷野，天是模糊的，
树是模糊的，甘宁湖中游动的船也是模糊的。洞
内，听到的是瀑布的吼声，看到的是诡异的怪石。
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用瀑声阻隔喧嚣的尘世，用
瀑雾过滤心中的杂念，用瀑雨洗涤烦躁的心灵。

人在岸边走，水在溪中流。攀上盘山栈道，对
面的山低了，树木矮了，农房也像繁星点点，散落在
果树之间。俯视峡谷，不仅心里在打鼓，双腿也在
颤抖。停下？还是后退？看别人都过得去，那我还
是壮着胆子往前走吧！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者单位：重庆市无线电和低空信息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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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瓣 心 香

岁月沉香
王永威

蕉 窗 漫 笔

重庆的冬
段亿佳

1996年初冬，我追着时代浪潮，兜里揣着两万元银行贷款，
带着不满四岁的女儿，一腔热忱踏上重庆的土地。

迎面而来的江雾裹着清冽湿冷，瞬间漫过眉眼。这一待，便
是三十年。重庆的冬，陪着我走过岁岁年年，早已不是单纯的四
季轮转，它而是我半生坎坷与温暖的诠释，每一缕雾、一阵风、一
抹烟火，都藏着刻进我骨子里的时光印记。

重庆最能彰显冬之韵味的，莫过于这漫天缭绕的烟雨迷雾。
初来那年，我在两路口体育馆开了家露天茶馆，亲手搭建的云南
傣族风格的竹楼，配上醇香的三道茶，引得无数球迷慕名而来。
这里离重庆市作协不远，作家们常聚于此座谈交流，自幼钟爱写
作的我，有意靠近他们悄悄旁听，默默记下他们的高论。生意再
忙，我也从未放下笔，可在这些前辈面前，却始终不敢贸然坦言自
己也爱写作、也在坚持练笔。那时的文字，只是喃喃自语，即便终
日穿梭在熙攘人海，心却像被孤立在一片荒岛上。所以，文字便
是我与自己，也与世界最好的交流方式。

清晨，白茫茫的雾气从竹楼缝隙漫进来，瞬间驱散了我满身
倦意。二十几岁的我，送不到四岁的女儿去幼儿园，转身还要打
理一整天的琐碎日常。在这座朦胧得辨不清方向的城市里，我半
点不敢懈怠。竹楼岩下的早餐店与电话亭，都被浓雾隐了踪迹，
那时我人生地不熟，前路茫茫恰似这无边烟雾，看不清归处。寒
风钻透衣服直抵体肤，裹着迷茫忐忑，令人手足无措。

后来日子渐稳，再触及这烟雾，心境已然不同。它依旧浓稠，
却多了几分温润，远处的南山在雾中晕成一抹淡青，嘉陵江的水
波载着雾气缓缓流淌，像极了人生路上熬过来的难关，看
似困住脚步，转角却自有柳暗花明的温柔。这雾，漫过了
近三十年岁月，漫过了我半生的失意与得意，早已和我的
日子深深相融。

重庆的冬，是浸在骨子里的湿冷。抽空煮一碗热腾腾的面
条，红油裹着面条的筋道，吃到嘴里，暖意从舌尖蔓延到心底，瞬
间驱散了满身寒意与疲惫。如今，冬日里不必再为温饱发愁，围
坐在烟火氤氲的火锅店里，看红汤锅底咕嘟冒泡，牛油香混着花
椒、辣椒的辛香漫溢，亲朋好友围坐一桌，谈天说地间，所有的坎
坷委屈都化作了烟火气里的妥帖温暖。

我曾经踩着磁器口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冬日的细雨打湿路
面，泛着温润的光，路边老茶馆里，竹椅木桌浸着岁月包浆，茶客
们捧着盖碗茶慢悠悠地抿着，川剧的唱腔顺着风悠悠飘来，时光
慢得像嘉陵江的流水。那时的我，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憧憬，哪怕
日子清贫，骨子里也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如今再走磁器口，
青石板路依旧温润，老茶馆的茶香依旧醇厚，身边多了家人的陪
伴，日子添了安稳的滋味。

南山的蜡梅，依旧在冬日里悄然绽放，那些年我孤身一人踏
山寻梅，清冷香气萦绕间，满是对未来的期许；现在再登南山，牵
着家人的手看蜡梅缀满枝头，鼻尖香韵依旧，心里却盛满了喜悦
与安然。那些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收获的喜悦，都像这南山蜡
梅，在岁月的寒冬里，熬出了独有的沁人芬芳。

记忆里，重庆的雪下得浅淡，偶尔一场薄雪，便能让整座山城沸
腾。曾经经历过的一场雪，雪花落在肩头虽凉，心里却满是欢喜。

重庆的冬，便是我半生最真切的缩影。它有过迷茫的雾，恰似
我初来重庆的忐忑无措；它有过刺骨的冷，恰似我半生辗转的坎坷
磨砺；它有过暖心的烟火，恰似我一路遇见的温暖与陪伴。岁月流

转，重庆的冬，陪着我从青涩走向沉稳，从迷茫走向坚定。
嘉陵江的水静静流淌，往后余生，我愿守着这山城冬色，伴

着烟火岁月，细数流年安然。
（作者系重庆市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汉丰湖的冬，总透着一种清澈的凛冽，青灰色的湖面静泊着
跌落的天空。我漫无目的地沿湖走着，忽然有风拂过，裹着一丝
幽香，清清泠泠的，却含着一缕淡淡的甜，仿佛是某个记忆中散落
的、带着冷香的早晨，忽然在此刻苏醒。

是蜡梅。
转过弯，满园的枝干便映入眼帘。褐色的枝，淡黄的蕊，都是

安静的。可那香气却是热闹的，一团团、一簇簇地涌过来，凉津津
地钻进鼻孔里，又慢慢在胸口化开一丝暖意。

园子里传来清脆笑声。一个穿着大红棉袄的小姑娘，扎着两
个羊角辫，正踮着脚攀枝头的花。她身旁的老太太银发梳得整
齐，正含笑望着。

“轻轻碰，别折断了，让花儿好好开着。”老太太的声音温和平静。
小姑娘收回手，鼻子凑近花瓣深深一吸，眼睛亮了：“真香！

外婆，为什么冬天还有这么香的花呀？”
“因为有人在等它呀。”老太太说着，顺手将一缕白发别到耳

后。
就是这个小动作，让我心里微微一震，那么熟悉。四十年前，教

室窗外的蜡梅树下，那个拾花的女孩，也总爱这样把头发别到耳后。
记忆忽然鲜活起来。
也是这样的蜡梅盛开时。十二月的天气冷得刺骨，读初三的

我，每天天不亮就要到学校背书。那天清晨，我准备躲到教室外
边去背政治，却看见她蹲在蜡梅树下，正一片片捡拾落花。摊开
的书页上，已经积了一小捧嫩黄。那黄不是明艳的，是那种温润
的、蜜蜡似的黄。

她抬头看见我，没有惊讶，只是往旁边挪了挪：“你也喜欢蜡梅？”
我在她旁边蹲下。梅香清冽，把四周的寒气都染得干净了。

我们说起永远做不完的试卷，背不完的课文，说起各自想跳出“农
门”的无奈。她的鼻尖冻得通红，眼睛却很亮：“你看这花，天越
冷，它越香。像不像我们？越是难熬，越要找个念想。”

临走时，她把书页上的花分了一半给我：“夹在书里吧。闻着
这香味，就不觉得日子那么苦了。以后，闻到这个味道，也会想
起，我们在最冷的时候，一起等过花开。”

后来，中考过后我如愿上了师范学校，从此各奔东西。那半

捧蜡梅，我夹在书里带去了远方。花瓣渐渐枯了，碎了，可那香
气，好像真的留了下来。

“叔叔，你也喜欢蜡梅花吗？”
小姑娘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我面前，仰着脸问。她手里捧着

一小撮刚捡的蜡梅，递过来：“送给你，香着呢。”
我接过花，一时有些恍惚。四十年的光阴，在这一刻薄得像

张纸。
老太太缓步走来，目光落在我手中的花瓣上，又抬眼看我。

她的眼神很静，像深秋的潭水，但似乎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异样。
“这花年年开，年年香。”她慢慢地说，“只是赏花的人，来来去

去不同罢了。”那份优雅，温润里透着清冷。
风穿过蜡梅林，细细的花香飘散开来。小姑娘拉着老太太的

衣角：“外婆，你和叔叔认识吗？”
老太太没有回答，只是弯腰折了一小枝花苞饱满的。这个动

作，和当年那小女生分我落花时，一模一样。
“今年的花，开得格外好。”她把花枝递给我。
指尖相触的刹那，我忽然明白了。不必问这些年她去了哪

里，经历了什么。恰如我们从不曾问蜡梅，如何能在一成不变的
严冬里，年年将花朵酿得这般透亮、这般香。

“是啊！”我握紧花枝，“还是当年的香。”
老太太眼底泛起淡淡的笑意，那笑意很浅，却一直漾到眼角

的细纹里。她轻轻拍拍小姑娘的头：“走吧，太阳快下山了，我们
也该回家了。”

小姑娘蹦跳着往前跑了几步，又回头朝我挥挥手。老太太走
在她身旁，步履从容。走到园子门口时，她转过身，朝我点了点头。

不是告别。是确认，确认我们都还记得，那个花香清冽的清
晨；确认有些东西，从未被岁月带走。

我把花瓣和花枝小心地收好。花瓣是小姑娘给的，天真烂
漫；花枝是老太太给的，岁月沉香。

湖面起了淡淡的雾。回头看，蜡梅园静静立在暮色里，像一
幅年代久远的水墨画。而画中那点点鹅黄，分明还是四十年前的
模样，在寒冬里开着、香着、等着……

（作者供职于重庆市开州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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